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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服饰中的紫色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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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紫”在清代宫廷服饰中是引人注目的色系，其在黄、青、红、蓝４类清代重要服饰色系外，
别开生面地展现出一派富贵娇艳的色彩。立足清宫旧藏服饰文物，参照宫廷画卷，对应清代宫廷

文献与档案，兼之古人笔记、字典、书谱等，通过文献梳理与实物分析，对清代服饰中的紫色展开研

究。在明确区分清宫紫色系服饰，厘清名物对应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清代服色承袭了中华古代

政治传统和色尚文化，并结合现实选择，构建相关理论体系。服饰中的紫色演绎着近代染织史经历的

工艺与审美流变，以及由传统而趋现代的流行色历史，认清和把握宫廷紫系色彩的理念、结构和脉络，

对了解清代政治礼制、染织工艺以及不同时期审美趣味的民俗风尚变化都提供了更丰富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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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旧称紫禁城，其中的“紫”在古籍中一般

被解释为皇宫对应天宫紫微垣。《明宫史》称乾清

宫中路一区“此微垣、北辰深邃之处”［１］。乾隆帝在

《重华宫记》起始就讲“宫殿之制，乾清、坤宁二宫为

紫微正中。”［２］并以此为中心点讲其他宫殿定位。

所谓“紫庭”“紫极”“紫垣”在古人诗文中既指帝王

宫殿，也指天庭中枢。天宫、天垣为何名“紫”，汉儒

诠释“紫”为“此”，“宫”为“中”，所谓“天神运动，阴

阳开闭，皆在此中”。明人郎瑛笔记《七修类稿·天

地类》中以五色五行思路解释：“紫乃赤、黑相合而

成，天垣称紫微者，取二色水火相交之象。”［３］经考

察，古人对“紫”的色彩界定有两种说法：①《说文》
中“糸部”的定义：“紫，帛青赤色。”［４］②《说文通训
定声》中“履部”载“帛黑赤色也”［５］。



紫禁城中的确有很多紫色名的器物，如各式大

型紫檀家具、品类丰富的紫色陶瓷器以及紫漆器

等，但这些都不及与人最亲近的服饰色彩在文化理

念中的重要性。鉴于紫色在传统色彩中突出的表

现，对紫色系概念的梳理不仅必要，而且要切实探

究。作为中国丝绸和传统染织史最后的辉煌篇章，

清宫旧藏织绣服饰文物这笔巨大而珍贵的遗产，是

真切、丰富而生动的传统色彩物证，同时，明清史料

和档案的丰富性又提供了名物研究的线索，有助于

厘清服饰上紫色系的时代表现，追踪紫色的发展和

嬗变，从中看到一个多面的、开放的、历史层次深厚

的真实色彩传统。理解这些历经百年而仍保有未

褪色彩的织绣文物，与流传千年的古籍文献与档

案，可以更真切地把握历史传统中的东方色彩

文化。

１　从“紫乱”到“乱紫”
关于古代紫色的流行，春秋时期主要有３个故

事：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提到管仲教齐桓公
不衣紫，从而遏制了国内服紫之风。②《论语》中记
录的孔夫子对紫色的摒斥：“君子不以绀謅饰。红

紫不以为亵服。”“恶紫之夺朱也”。③《左传·哀公
十七年》中记载：公元前４７８年，自恃政变有功的浑
良夫因为在君前穿紫衣、袒裘和不释剑三罪被杀。

先秦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归属间色的紫色为维护

礼教的儒士所嫌恶，虽是“间色之好者”，但恶紫夺

朱。紫色成为礼崩乐坏、社会阶层变乱的“出彩”表

征之一，即国君的公服紫色被臣仆乃至卑贱之众所

穿用。东汉经学家刘熙的《释名》则称“紫，疵也，非

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然而，紫色却被历

代权贵所喜爱和看重———紫绶系金印是高官显位

的首要标志；皇帝诏书以紫泥封印，称紫泥书；紫宸

即天子所居，唐宋时期是接见群臣及外国使者朝见

庆贺的内朝正殿；明清时期紫禁城的西苑（今中南

海）建有紫光阁，是接见藩邦与外国使节、赐宴与阅

武之处。

紫色在秦汉后依然在宫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南宋明帝刘改创礼制，其中用于“小会宴飨、饯送

诸侯，临轩会王公”的“饰冕”［６］（《太平御览》中记

为?冕）设计为紫衣红裳。“饰冕”杂用诸色，与传

统的《周礼》冕服形成鲜明对比［７］。有学者认为“紫

衣红裳的使用，却是一种最生活化的人和人之间简

单关系的表现。”［８］上紫下红，即所谓“正色”之外的

“间色”自此正式登上了礼制的舞台。

隋唐时代，紫色高居显位，成为品官最高等级

的服色，并对宋代以后产生影响。关于唐代紫色的

面貌，包铭新先生认为唐代三品以上官员的紫袍是

青紫色，而不是红紫色，这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

画中可以得到证实，且从高宗龙朔二年（６６２年）司
礼官反映的“深青乱紫”现象可得印证［９］。宋代以

后，紫服泛滥，禁而复许，统治者无奈之下，只好拿

紫色做笼络推恩的工具。在历史的长河中，“黑紫

夺玄”与“北紫夺朱”［８］等现象多次出现，紫色流行

潮经历了不断兴起与消退。

２　紫色礼遇
明末，尚在关外的满族统治者即重紫衣、紫缎。

天聪年间（１６２７—１６３８年），皇太极礼遇笼络蒙古诸
部，曾赐来归的阿鲁科尔沁部首领达赖楚虎尔紫

袍。对科尔沁部吴克善舅舅（宸妃海兰珠与孝庄文

太后的哥哥）曾赐御用紫缎袍［１０］。崇德二年（１６３７
年）六月，固山额真阿代因出兵时隐匿所获财物受

到鞭责、贯耳的惩罚，并革去了旗主的任职，赃物中

就特别记有“紫色衣”。这些都揭示了在清初统治

者眼中，紫色服饰所承载的特殊含义。

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刚刚入关的清统治者着手
整顿明末以来僭越成风的现象，“服舍违式”中有条

目：“官吏军民人等但有僭用玄、黄、紫三色及蟒龙、

飞鱼、斗牛，器皿僭用朱、红、黄颜色及亲王法物者，

俱比照僭用龙凤纹律拟断，服饰、器皿追收入官。”

从清王朝初期，礼制用色思路就很明确。清代统治

者就明确了玄是皇帝祭服色，黄是皇帝礼服尊色，

黄色中加红，等级递减，红是权贵色。而比红色明

度降低的紫，色域较大，色相丰富，则在更广泛的情

境中扮演了更灵活的角色。

满族是在马上征服天下的八旗部族，清前期礼

制建设中，缰绳色彩也是重要的等级标志。康熙朝

《大清会典》冠服通例中记载：“凡扯手（缰绳），康

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题准：凡亲王、世子、郡王，马
上用金黄扯手。长子、贝勒、贝子，马上用紫扯手。

不许给予内外官员人等。其从前给过者，概行禁

止。”紫缰作为贵族用彩，不得滥赏与下人与官员。

紫缰成为控驭部族等级，维护中央权威的工具（见

图１）。
另外，红色、紫色腰带又作为维系宗族血缘的

标志，给予因犯错误而被革退的宗室、觉罗成员。

从以上政治手段与礼仪定例可以看到，清初统治者

自觉地将色彩作为驾驭部族与臣民的政治手段，精

心而细致，张弛有度。所谓“黄带”“紫缰”之赏是对

功勋卓著的大臣最光荣的赏赐，而对这些待遇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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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予夺悉操于帝王手中。

图１　乾隆朝时期绘画中缰色细节
Ｆｉｇ．１　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ｈａｒｎｅｓｓｃｏｌｏｒｉｎ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礼亲王系的昭
!

在《啸亭续录》中记“大臣赐

紫”：国初诸勋臣以开创大功赐紫者，不乏其人。乾

隆中，阁臣则傅文忠恒、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桂、

和相糰；勋戚则福驸马隆安、福尚书长安、超勇亲王

拉旺多尔济、海超勇兰察皆赐紫色舆服。嘉庆中，

庆文恪公桂、德继勇楞泰、额威勇尔登保以平定三

省教匪功，亦赐紫焉［１１］。紫缰的恩荣一直延续至清

末，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奏为皇子皇孙及福晋等
服色清旨事折》（奏销档５０６－００１）宁初一即位

整顿服色中有“上谕：嗣后皇子等乘马，俱著用金黄

辔。皇孙等未经赏用金黄辔者，俱用紫辔。皇曾

孙、元孙等亦著一体用紫。其鞍座各按辔色。”光绪

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隆裕太后在宣统小皇帝甫一即
位时，就以赏用紫缰笼络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

世凯、孙家鼐等大臣［１２］。

３　酱紫风尚
紫色在远古历史中的面貌已不真切，文物也早

已被时光磨洗褪色。而明清深藏宫中、府中的传世

织绣服饰，仍然保留着可供人们追溯研究的色彩。

在清代宫廷织绣服饰中，紫色的使用相当丰富，且

品相较保真，基于此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近古紫色

风尚的脉络。

清代八旗服装最主要的是袍、褂组合，袍穿在

内，褂罩在外，袍与褂通常是不同色的，其色彩搭配

自有风俗传统可循，通过档案分析可以发现清初服

饰配色的特点。在康熙帝万寿贺礼单的记载中，可

知雍亲王福晋进献了９套袍褂袄，从中可以管窥清
前期袍褂配色模式，具体见表１。

表１　雍亲王福晋进献的９套袍褂袄色彩统计
Ｔａｂ．１　Ｃｏｌ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ｅｓｅｔｓｏｆｒｏｂｅｓａｎｄｊａｃｋｅ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ｕｒｅｎｏｆＰｒｉｎｃｅＹｏｎｇ

序号 褂 色彩 袍 色彩 袄 色彩

１ 五彩团龙拱寿天马皮褂 石青色 五彩团龙拱寿天马皮袍 香色 长春 绵袄 月白色

２ 万寿团龙元狐肷褂 石青色 万寿团龙白狐肷袍 宝蓝色 长春 绵袄 米色

３ 团龙拱寿银鼠皮褂 石青色 团龙拱寿银鼠皮袍 酱色 长春 绵袄 米色

４ 绣五彩团龙拱寿绵褂 石青色 绣五彩立龙拱寿绵袍 秋香色 长春 绵袄 灰色

５ 寿字团龙绵褂 石青色 寿字云龙绵袍 香色 长春 绵袄 鱼白色

６ 素 绵褂 石青色 团龙绵袍 酱色 长春 绵袄 鱼白色

７ 五彩团龙拱寿夹褂 石青色 五彩团龙拱寿夹袍 沉香色 长春 夹袄 月白色

８ 寿字团龙夹褂 石青色 寿字团龙夹袍 宝蓝色 长春 夹袄 米色

９ 素 夹褂 石青色 团龙夹袍 酱色 长春 夹袄 米色

由表１可知，清代礼制外褂一般是石青色，而袍
色变化则相对丰富些。此处袍色 ９套中有 ３件酱
色、２件宝蓝、２件香色、１件沉香色、１件秋香色。康
熙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冠服“凡大典礼及祭坛、

庙……礼服用黄色、秋香色、蓝色。”又有康熙二十

六年（１６８７年）禁令：“凡官民人等……似秋香色之
香色、米色，亦不许用。”表１的９件袍服中４种袍色
属于尊贵的黄色系，２件是蓝色系，关于酱色所属的
色系问题，乾隆年修成的《御制增订清文鉴》“采色

类·第一”中，蒋 ｍｉｓｕｒｕ（音密苏噜，意为赤褐色、酱
色。）列于紫色系中，同一序列的色名有：紫、玫瑰

紫、酱色、棕色、青莲紫、藕荷色。《胤?行乐图》中

赏花的雍正帝身着深酱色袍，如图２所示。

图２　《胤?行乐图》中赏花的雍正帝身着深酱色袍
Ｆｉｇ．２　Ｅｍｐｅｒｏｒ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ｅｎｊｏｙｉｎｇｆｌｏｗｅｒｓｗｅａｒｓａｄｅｅｐ

ｐｌｕｍｃｏｌｏｒｅｄｒｏｂｅｉｎｔｈｅＹｉｎｚｈｅｎＸｉｎｇｌｅ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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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雍时期已是国势强盛、礼制齐备的清中期，
酱红色更加定型，为后世确立标准；乾隆时期的紫

袍色在清代是承上启下的，如图３所示。

图３　清康熙、乾隆、道光时期的酱色八团女吉服袍袍色
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ｌ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ｌａｄｙｃｅｒｅ
ｍｏｎｉａｌｒｏｂ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Ｋａｎｇｘｉ，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ａｎｄ
Ｄａｏｇｕａ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清宫旧藏中出现的酱色袍（主要包括吉服袍和

便袍）较多集中在乾隆、嘉庆朝与同治、光绪朝，如

图４所示。

图４　清宫旧藏中的酱色袍
Ｆｉｇ．４　Ｂｒｏｗｎｒｏｂ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ｐａｌａｃｅ

紫在清代服色中受到青睐和重视，也与紫貂、

紫檀等其他品类优异材料的色泽相关。来自东北

的满族统治者，他们在皮毛衣饰上最看重的是染紫

之貂。清代因为疆域广大，资源丰富，清宫中紫檀

大器到处皆是。这种物质生活环境中，沉着、厚实、

温暖，且富于生命力的“酱色”（或作“绛”）和“紫

色”被自然而然地视为了贵色、福色。乾隆皇帝在

位多年，抄写过很多遍《心经》，而他不仅崇礼佛教，

也关注道教，上清派内胆修炼的经典《黄庭经》也是

他细读和抄写过的，虽然不能确定其中的养生观念

对那么多紫衣色有多深刻的影响，而乾隆朝袍服对

紫色的运用与开拓确实有十分出彩的表现，且对清

代中后期有较大和较久的影响。清宫藏本《黄庭内

外经》中通篇的“紫”和“绛”，如图５所示。

图５　清宫藏本《黄庭内外经》中通篇的“紫”和“绛”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ｕｓｅ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ａｎｄ＂ｃｒｉｍｓ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Ｑｉｎｇｐａｌａ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ＴｉｎｇＮｅｉＷａｉＪｉｎｇ

清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较系统地介

绍了清代袍服一般常识，其中有“蟒袍质地，或蓝

色，或酱色。制作或组绣，或缂丝，无大别也。”而

“寻常之袍分蓝、酱（即紫色，后来色加红，谓之枣儿

红）”说明清代制度，吉服袍和常服袍常规色都是蓝

色或酱色，如图６所示。因此，在内务府档案中，常
见到宫廷派遣的官办织造局在生产缎匹衣料时，其

产品上最常标注的衣色为“蓝酱”，酱色就是紫色系

中的官色。需注意的是，紫色系中的官色酱色并不

是单指一种色彩，而是一个色域，传统社会的工艺

用天然染料，因各地的气候、水土和技术手法会有

一些各自的特色，所以不同官员在各地置办的酱色

袍颜色会有不同。

图６　清人矢箭图横挂屏中可见众人石青褂下酱色和蓝
色袍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ｈａｎｇ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ｏｆ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ａｒｒｏｗｓ，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ｒｅｓｅｅｎｗ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ｂｌｕｅ
ｊａｃｋｅｔｓｏｖｅｒｓｏｙｓａｕｃｅａｎｄｂｌｕｅｒｏｂ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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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官色渐为民间效仿，自上而下流行开来，这
种情势在各历史时期常常发生。清朝乾嘉时期扬

州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记小东门外缎铺集中的

多子街写道“颜色在前尚三蓝、墨、库灰、泥金黄，

近用膏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以福大将军征台匪

时过扬着此色也。”［１３］这里江苏地方所谓“墨”，

顾名思义，似乎就是深沉的赤黑色，即酱色。而“膏

粱红”和“樱桃红”则在红的纯度和明度上有所提

升，显示出更娇艳的绛红色，这种绛红色彩表明满

族人已更深层次地融入了中原地区崇尚红色的文

化传统。清中期流行的玫瑰紫和清晚期流行的枣

红色如图７所示。

图７　清中期的玫瑰紫和清晚期的枣红色
Ｆｉｇ．７　Ｒｏｓｅｐｕｒｐｌｅａｎｄｊｕｊｕｂ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高粱，满语音ｓｕｓｕ，也是紫色、正紫的意思，高粱
红就是紫红色。而“玫瑰紫”（满语音ｔｕｍｉｎｓｕｓｕ）在
满语中则是浓紫、深紫的意思。在实际历史文物中

见到的玫瑰紫，是深红的酱色中又带青色，整体比

藕荷色更深浓些。在乾隆朝，这种玫瑰紫非常漂

亮，红得引人注目。在嘉庆、道光年间，礼亲王昭
!

在京城亦有对袍服色彩时尚的记载：“色料初尚天

蓝，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绛色，人

争效之，谓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

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１１］昭
!

说的

“玫瑰紫”色名，可能是京城对“福色”的命名，其中

似乎有着西洋织物色对京城流行色的影响。而后

所述深绛、泥金、浅灰、棕色等则显示出清代中后期

流行服色变化之速。而发展到道光之后，清代中晚

期紫色中的青色愈浓，深紫色域的青莲紫与浅紫色

域的雪青色等色彩在时尚史上崭露头角，反映出从

道光到同治５０年间，流行色彩的更迭速度显著加
快。清代中晚期的玫瑰紫与雪青色如图８所示。

图８　清代中晚期的玫瑰紫与雪青色
Ｆｉｇ．８　Ｒｏｓｅｐｕｒｐｌｅａｎｄｓｎｏｗｂ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宫中和府中的贵色、官色终将渐滥于民间，而

紫色在民间被穿用则呈现出更大的活力，其面貌更

丰富，变化也更快。从现存的文物可以观察到，民

间的流行趋势会反过来影响到府中乃至宫中。然

而，在关注上下层之间互动交流的同时，亦需认识

到统治阶层刻意与民间保持一定的区别。这种区

别对于双方而言，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不断地

催生新的互动形式。而且不同地区流行色的变化

速度不太一样，嘉庆年间的得硕亭在帝京慨叹“时

尚土风朝暮改，年年沧海变桑田。”［１４］光绪朝人也记

述：“羞花样之雷同，俗尚乃十年一变。”［１５］历史的

视野稍微扩展开，便能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刷。

４　深青乱紫

文中１叙述唐代下层官吏的深青服色有乱紫之
嫌［８］，又有学者认为唐代高官服色的紫应为青紫

色，故其色相容易与低级官吏的深青色相混杂。

中古实际的服色不易追索真相，但明清以来，

靛染工艺之发达确可以使深青色焕发紫光。明末

的《天工开物》中记“染毛青布色法”：“毛青乃出近

代，其法取淞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复浆碾，吹干用胶

水参豆浆水一过。先蓄好靛，名曰标缸，入内薄染，

即起，红焰之色隐然，此布一时重用。”［１６］毛青布在

贸易中同样是“边方、外国皆贵重之”的产品。满族

在关外时，毛青布即满族各部最重要的生活物资和

服饰用料。１６１１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努尔哈
赤曾赐国内众多无妻者“毛青布二三十匹，用以买

妻。”［１０］毛青布是衣褂最常用的料子，也是满洲统治

者最常规的赏赐品。这种毛青布色在满族生活记

忆和民族服饰特色中有着深刻印记，以致其入主中

原后，满族统治者决定坚守民族服饰风格时，石青

袍、石青褂就成为清代官服的典制，或者不论里面

穿什么袍色，在正式场合外面都要罩上一件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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褂，如表１中列出的万寿节上呈献的袍褂单。
青色作为清代最经典的衣色，其色相非常丰

富，常见于典籍的色名有元青（玄青，避讳称元）、石

青、天青、红青。其中，天青色常见于清前期的皇帝

袍服，后来官服的褂色也多称“天青”；红青色则是

乾隆时穿戴档中最常见的衣褂色。这些青色不同

程度上都泛红色，可对应古代的“绀”，即深青透红

之色，原因是“青色之染品，因天然靛蓝之中，含有

少量之靛红素，能使青色之中，带有紫色之光，比之

人造靛蓝纯粹之青色，较为悦目。”［１７］乾隆衣褂中偏

好使用的红青色、流行一时的酱红“福色”与优雅美

丽的藕荷色，形成了清中期服饰典制定型时期的紫

色系风景（见图９）。

图９　乾隆朝宫廷画中的红青或天青褂
Ｆｉｇ．９　Ｒｅｄｃｙａｎｏｒｓｋｙｃｙａｎ，ｓｔｏｎｅｃｙａｎｒｏｂｅ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清末满语词典《清文总汇》记载了当时旗人对

几种深青的定义：红青（满语音 ｆｕｌａｂｕｌｕ），“绀”，满
语字面强调其火焰红的特征；天青（满语音 ｇｉｙｅｎ
ｌａｍｕｎ），“天青色，比红青色略蓝些者”，满语字面意
更强调靛蓝的色相；石青（满语音 ｗｅｈｅｌａｍｕｎ），“石
青色，比天青色略蓝些者”，满语字面意为浓深之

蓝；元青（满语音 ｙａｃｉｎ），“圆青，即乌青也，元青，皂
青”，满语字面意为青黑色相。以上解释将石青、天

青、红青３种色彩的维度在蓝与红之间做相对区别。
从乾隆朝的宫廷画来看，朝服褂的红青色与酱色的

面貌十分类似，这样，既与典制的石青色不违和，又

有紫色之贵气。

乾隆朝红青色在宫廷礼、吉服上的流行显示了

满族统治者对红色的青睐，与紫色中的酱色、玫瑰

紫以及藕荷等色都在清代风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清代的红青、天青并非“乱”紫，因为青

色本身就是当时高贵而庄重的官制服色，而酱色作

为紫色的一种在官服色彩体系中起着渲染作用。

另外，乾隆时浙江文人张綦田［１８］在其竹枝词中记

“习俗尚怜青紫贵，月明两岸读书声。”可见官服衣

色对民间的影响。

清代统治者对靛染深青中火焰色的追求表现

出统治者对红色的喜爱，是满族风俗与中原汉地相

融合的表现之一。这种对红青靛染工艺的追求进而

还影响到了周边少数民族的靛染风尚，今天西南地区

仍在生产的“亮布”即明清红青染整工艺的延续。

时近清晚期，另一种“青色”———“雪青”成为当

时的流行色，占据了原先由藕荷色为代表的浅紫色

域。乾隆朝的藕荷色近于粉红，道光以后的雪青色

则青蓝色更多，比以前的藕荷色更显冷淡和刻板，

有学者认为“雪青”可能最初是指苯胺紫［１９］。故宫

旧藏清末织物产品中有带纸签者，签上墨字有蓝雪

青、红雪青等色名，可见当时新色彩之丰富。最初，

新色彩的衍生尚沿袭传统色彩的逻辑渐次演进（见

图１０），而清晚期藕荷色的色相则变得更深、更暗、
青蓝调更浓，直至清末民初发展为浓紫的“青莲色”

大行于世。

图１０　晚清的雪青色系
Ｆｉｇ．１０　Ｌｉｇｈｔｐｕｒｐｌｅｃｏｌ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同时，比雪青色更深更暗，比照蔬菜中茄色的

“茄紫色”也流行开来，在平日生活穿着的便服中随

处可见（见图１１）。这种茄紫气质平和、安静、朴素、
庄重，是颇受宫中贵妇喜爱的衣色。何进丰等［１９］认

为咸丰年流行起的茄色也是西方洋染料苯胺紫初

代（Ｍａｕｖｅ）的产品。

图１１　咸丰、同治年宫内的茄紫色女便服
Ｆｉｇ．１１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ｐｕｒｐｌｅｗｏｍｅｎ＇ｓｃａｓｕａｌ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ｒ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ｎｇｚｈｉ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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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藕荷荣枯
紫色因为是所谓间色，其色相也就非常的活

跃，如果说酱色是红色加深，明度降低，更增沉着深

厚之感，藕荷色的表现却是淡紫轻扬、清丽优雅。

清人《绣谱》中称“藕色或呼为青莲色，极俏丽秀雅，

惜易退耳。”［２０］藕荷色是乾隆朝官修满语词典《清

文鉴》中收录的色名，其满语音“歌勒飞叶恩法哈

喇”（满语拼音ｇｅｌｆｉｙｅｎｆａｈａｌａ）意为淡紫色。藕荷色
是明末流行色之一，严氏抄家单子《天水冰山录》中

就录有“藕色过肩蟒绒衣一件”以及诸多紫色袍服

和织物缎匹。崇祯年间刊印的《天工开物》彰施一

节中记载了“藕褐色：苏木水薄染，入莲子壳青矾水

薄盖”的工艺方法。

在清代，藕荷色开始流行是在雍正、乾隆时期。

雍正年短，留存少，但从一些刺绣所用丝彩上也能

看到鲜艳的紫红色和藕荷色。乾隆时，虽然称作

“福色”的酱紫色风行，但淡雅的青紫“藕荷”色也很

受青睐，如图 １２所示。不管是称“藕色”还是“荷
色”都是指这种漂亮的淡紫，其与金线、大红、蓝色、

绿色的搭配产生出诸多格调，这些配色模式形成了

时代风格。

图１２　《岁朝行乐图》中穿青紫藕荷色衣的儿孙
Ｆｉｇ．１２　Ｆｏｕｒ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ｗｅａｒｉｎｇｌｏｔｕｓｐｉｎｋ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Ｙｅａｒ＇ｓＤａｙＭｅｒｒｙｍａｋｉｎｇ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清后期，活跃的藕荷色在时尚中继续演变，且

“藕荷”色名被滥用的乃至张冠李戴、色相全非。例

如：有酱色袍在晚清时期被称为“藕合”色（见图

１３）；又有“藕荷”色袍被在晚清被称为“红灰”色。
这里固然有褪色效果带给后人的视觉错乱，但也显

示出清晚期服制服色等礼制元素的始滥。清光绪

朝的所谓“藕荷色”几乎都让化学合成的紫色占据，

颜色暗深且凝滞，完全脱离了藕荷色本来淡紫色的

定义，乾隆朝以来传统的藕荷色文、质皆变（见图

１４）。在晚清宫廷女便服氅衣、衬衣流行起一种新
的、深沉的茄紫色，而如此深黯之紫也被称为藕

荷色。

图１３　同治年间酱色缎绣龙袍的黄条中记载为“藕荷”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ｒｉｐｏｎｔｈｅｂｒｏｗｎｓａｔｉｎｅｍｂｒｏｉ

ｄｅｒｅｄｄｒａｇｏｎｒｏｂｅｗ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ｓ＂ａｕｂｅｒ
ｇｉｎｅａｎｄｌｏｔｕ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ｎｇｚｈｉｐｅｒｉｏｄ

图１４　清代各时期不同色相的“藕荷色”
Ｆｉｇ．１４　＂Ｐａｌｅｐｉｎｋｉｓｈｐｕｒｐｌ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ｕｅ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承前所述，１９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工合成染料
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廉价和更易操控的染色工艺，

而且是更新奇的、见所未见的色彩风尚。传统色名

被附着在新的流行色上，这是传统社会，特别是宫

廷中，用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物质生活潮流的方式。

晚清时期，一系列青紫色彩如耦合、红灰、竹灰、雪

青、雪红、雪灰、茄紫、绛紫、青莲等，共同掀起了世

纪末的紫色流行风潮，随着时代的变迁，上演了又

一场紫色之乱（见图１５）。

图１５　清末流行的衣边镶饰花绦中的青紫色
Ｆｉｇ．１５　Ｂｌｕｉｓｈｐｕｒｐｌｅｃｏｌｏｒ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ｔｒｉｍｍｅｄｅｄｇｉｎｇ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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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紫云变幻
紫色系不仅在袍色上显贵，在服饰纹样施彩上

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清代宫廷的礼服和吉服面料

以织造或刺绣工艺呈现，色彩斑斓，繁复多样。而

在蓝、红、绿、香、紫等这些装饰常备之彩中，变化最

多的要数紫色，它可以为清代服饰文物的历史分期

提供生动而重要的鉴定线索。

在礼、吉服的五彩纹饰中，装饰普遍、用彩丰富

且变化多样的当属伴随龙纹周围的五彩祥云。“黄

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五色云气为帝王瑞

征。以云纪事，以云命官是古老的政治传统。蓝色

（也有青色）者为青云，高空的云彩，也意喻高爵显

位。绿是与蓝相伴的另一重要结构色，而绿云多形

容缭绕仙人之瑞云。黄云在清代彩服上一般以香

色、秋香或沉香色表现，古人视黄云为天子气。如

《古微书·洛书纬》：“黄帝起，黄云扶日。”《宋书·

符瑞志上》：“帝尧之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

黄云覆护其上。”还有红云，古人常以红云盘绕描绘

仙人所居之处。

清初顺治朝，礼、吉服上彩云以青、蓝、红、绿搭

配最常见，风格刚正劲健。康熙朝之后，色彩更趋

丰富，出现了颇多创制和尝试，而紫色祥云更多地

浮现在袍服上。汉代焦延寿《易林·履之渐》：“黄

帝紫云，圣且神明，光见福祥，告我无殃。”故宫旧藏

中有一件雍正帝穿的祭月朝袍，月白色妆花纱上不

仅有紫云，而且龙纹周身的火焰纹也用紫色。康

熙、雍正时期的紫云还主要是酱色之紫。乾隆朝

礼、吉服上用彩齐整瑰丽，紫云往往不可或缺，而这

时的紫色大多是漂亮的藕荷色，红中带青，清丽淡

雅（见图１６）。

图１６　清代各时期袍服上的紫云色相
Ｆｉｇ．１６　Ｓｈａｄｅｓ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ｃｌｏｕｄｃｏｌｏ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ｂｅｓ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到清中后期的嘉庆、道光年间，彩服上的紫色

变得沉黯低调了，彩度极低。在乾隆朝美丽的藕荷

色之后，紫彩发生如此变化，令人费解，无法确定是

因工艺的庸劣还是审美风尚的转移。不过，清代道

光年后，深沉的茄紫色大为流行，清宫旧藏的此时

期女便服中就有很多茄紫色氅衣、衬衣。茄紫的风

行反映出紫色作为时尚审美风向标的敏感，探究这

种审美变迁的成因及其传播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

研究且颇具趣味的课题。从清宫旧藏服饰文物看，

礼、吉服上的紫彩与女性便服的紫色在变沉黯的趋

势上大致是同步的。由此，宫廷定制的礼仪服和吉

服中紫云色彩的演变便可以得到解释，其展现的不

单纯是统治者的意志和趣味，而是一个时代风尚影

响下的色彩趋势。这一时期的刺绣家丁佩在《绣

谱》“辨色”中说紫：“红极而紫，花中亦多用之。然

其色微黯而滞，故宜少用为妙。”其说法也能和当时

流行的沉黯紫彩相对应。

７　紫气西来
事实上，在大航海“贸易风”背景下，清代近３００

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受到西洋进口织物的影响。

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国，以及印度、中亚和东亚日本

诸地区的织物异彩纷呈，或作为商品，或作为贡品，

在清宫中有着越来越显著的表现，如图１７所示。
清代宫廷的色彩装饰首先服务于其礼制，此外

兼取江南三织造地区染色之优者以及异域织物染

色的华彩，外来紫色物品如图１７所示。在清前期，
西方织物在宫廷中用处最多的是羊绒毡呢，其中各

色印花猩猩毡在宫廷内装饰中十分普遍，而紫花、

红花的洋花猩猩毡的铺设与撤换在清中期档案里

记录是很多的。特别要说明的是来自荷兰或英国

等地的红色猩猩毡染色非常浓重，符合中国人对朱

红和紫色的喜好。乾隆朝宫中流行的金星玻璃器，

也是宫廷造办处在西洋传教士的指导下，借鉴欧洲

技艺创制的新玻璃品种，又被称为温都里纳石

（ａ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ｅ）或噶什伦（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其色泽多与酱色
相似［见图１７（ｃ）］。

图１７　外来紫色物品
Ｆｉｇ．１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ｕｒｐｌｅｉｔ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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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朝末期，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西方新兴的染
料产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开始充斥于纺织品和服

饰市场，并对宫廷及王公大臣府中的时尚趋势产生

影响，紫色无疑又成为变化和表现最丰富的色域。

随着人工合成的苯胺紫（ｍａｕｖｅ）诞生，且在１９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风靡伦敦，这种新颖的紫色迅速传播至
中国，进而影响了大清王朝晚期的紫色时尚。１９世
纪中后期，欧洲人造化学染料工业扩张，洋彩冲击

传统色染业，品红、品蓝、品月、品绿等新色彩价廉

且荧光抢眼，而苯胺紫色的登场尤显新异，中国服

饰中紫色面貌遂大变。何进丰与赵丰等在《中国近

代进口染料史研究之一》中推断“中国很有可能于

１８６０年开始使用英国染料”，而“直到１８８０年中国
仍有使用苯胺紫，当时称作玫瑰、洋青、雪青、茄色

等”。可知当时新进洋色给中国传统紫色带来的诸

多变化。

沈寿［２１］在《雪绣谱》“配色”中特别强调“而

色之大忌，则断断不可用矿质染线（俗谓洋色）。”这

说明刺绣美术大师们对这种新兴流行色的表现是

不太认可的。以“藕荷”“青莲”或“老紫”为名的苯

胺紫虽流行一时，甚至上了宫廷礼服的场面，但在

快速变动的历史浪潮中也只是流行一时而已。当

时刺绣美术界写实风气兴起，苯胺紫崭新的人工色

面貌太过于奇特，并不为艺术家所取。

８　结 语

紫色系在清代衣色服彩中是一大系列，自清早

期顺治、康熙年间，经中期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再

至道光年间以后的清晚期，新流行色层出不穷。

紫色的变幻有两个主要的维度：一是明暗，或

深浅；二是在赤红色与青蓝色之间的偏向。其色域

宽广，且变化细腻，稍稍调动就可产生不同的面貌。

清代服色中的酱色，色相偏赤红，对应的是高贵的

红色系。绛紫，特别是清末的青莲（老紫），色彩深

沉，可以和红青接壤。藕荷（藕色、荷色、藕合）则以

浅紫对应妩媚的粉红色，但比粉红更优雅娴静。而

清末的藕荷、青莲与茄紫则更向暗深紫色发展，与

玄色、黑色的时尚相呼应。因此，紫色的面貌八面

玲珑，可与多种色彩倾向发生关联。

清代服色并不把紫色定为高等级色，但又多层

次利用紫色为权贵服色添彩，显示了政治制度的高

度成熟和构建服色礼治的高度自觉。而清代紫色

的丰富表现为当今色彩创作提供了许多历史文化

启示，在万紫千红的变化下实际上蕴含着工艺潮

流、时代风貌与精神追求等文化脉动，这些才是紫

色背后真正的生命力。当今的新创造无疑也应建

筑在成熟的文化理念，以及对现实需求深切的自

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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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全２０卷）［Ｍ］．沈
阳：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昭
!

．啸亭续录：卷一·大臣赐紫［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１２］清实录———宣统政纪［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Ｍ］．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１３］李斗．扬州画舫录：小秦淮录［Ｍ］．北京：中国画报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１４］得硕亭．清代北京竹枝词·草珠一串［Ｍ］．北京：北京古籍出

版社，１９６２．
［１５］观棋道人．北京风俗杂咏续编·京华俗咏并小引·光绪丙申

（１８９６年）腊月作［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６］宋应星．天工开物［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１．
［１７］杜燕孙．国产植物染料染色法［Ｍ］．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８．
［１８］张綦田．船屯渔唱［Ｍ］／／雷梦水，潘超，孙忠铨，等．中华竹枝

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９］何进丰，赵丰，刘剑，等．中国近代进口染料史研究之一———

进口染料的传入［Ｊ］．丝绸，２０１９，５６（１０）：１０９１１４．
ＨＥＪｉｎｆｅｎｇ，ＺＨＡＯＦｅ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ｄｙｅ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ｎ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ｄｙ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ｌｋ，２０１９，５６（１０）：１０９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丁佩．绣谱·辨色：第４［Ｍ］．十二梅花连理楼本．合肥：黄山书
社，２０１５．

［２１］沈寿，张謇．雪绣谱图说［Ｍ］．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卢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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